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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  要要 
 

《女仙外史》，清代呂熊著，長篇白話神魔小說，以明代靖難之役爲歷史背景，對女仙

唐賽兒起義進行了獨立書寫。本文以空間敍事爲切入點，在梳理呂熊的個體經驗和創作意

圖的基礎上，聚焦天界、人間、魔界三重空間，理清文本跨度縱深的空間敍事思路；試圖

將《女仙外史》的空間敍事和精神內蘊結合，闡述文本敍事和歷史現實的聯繫，推導出：

「《女仙外史》是在靖難歷史語境下的倒錯創作，流露出呂熊對時代變遷的失落體悟」的結

論。 
 
 

關關鍵鍵詞詞 
 

《女仙外史》  呂熊  唐賽兒  靖難  神魔小說  空間敍事 
 
 
 
 

一、緒論 
 
《女仙外史》，又名《石頭魂》，全名《新刻逸田叟女仙外史大奇書》，呂熊（1633？-

1723？）著，是清代長篇白話神魔小說。呂熊以明代靖難之役（1399-1403）爲歷史背景，
將永樂十八年（1420）的叛亂妖婦唐賽兒（？-15世纪？）改撰爲下凡仙女嫦娥。唐賽兒奉
建文帝（朱允炆，1377-？）之命，率領起義軍討伐叛賊燕王朱棣（明成祖，1360-1424，
1402-1424在位）。作者在《女仙外史》內部構建起天界、人間、魔界三重空間，意在倒錯
塑捏正統的歷史空間，流露出對歷史興亡的失落、傷逝與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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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呂呂熊熊與與《《女女仙仙外外史史》》 
呂熊，字文兆，號田叟、梅隱庵，明末清初江蘇崑山人。因作品散佚，其生平背景資

料較少，但根據劉廷璣（1653前後-1718後）在《在園雜志》卷二「呂文兆」條的記載，
可知呂熊脾性孤僻、尚義好奇、偏愛詭怪的形象輪廓，契合《女仙外史》游離正統的氣質，

是統領文本空間構建的精神內核。1 
呂熊身處明清易代之際，世道懸蕩，亡國情緒濃鬱。曹夢元的《崑山殉難錄》記錄了

當時清兵屠殺起義民眾的悲劇。2在此之際，有零散材料記載道，呂熊之父呂天裕「以國變

故，命熊業醫，毋就試」。3此外，文字獄大案亦在當時爆發。以「靖難」爲主題的《女仙

外史》孕育於時代和個體的雙重動蕩，歷史脈絡促成文本空間的誕生，文本空間亦成爲内

在精神和外部世界的對話場所，兼具纂改與緬懷的姿態。 
 

（（二二））空空間間敍敍事事與與《《女女仙仙外外史史》》 
空間是文本敍事的基本維度，不僅承擔着記載事件的表層含義，更是傳達作者情感觀

念和價值取向的重要參數。中國的空間敍事傳統可回溯到《易經》，其在敍事結構中呈現出

的「開放式環形時空觀」，時間統領空間，卦爻以時空綜合體的形式呈現，將空間納入動態

敍事的範疇，是儒家空間敍事意識的體現。4其後，經過先秦神話、六朝志怪小說、唐代傳

奇、明清小說的磨練，中國空間敍事藝術日益成熟。 
《女仙外史》的空間敍事並非熱門話題。雖然劉瓊雲的〈人、天、魔——《女仙外史》

中的歷史缺憾與「她」界想像〉並非聚焦於敍事分析，卻通過對文本内人間、天界、魔界

的俠女、仙女和魔女形象之提煉分析，將《女仙外史》看爲作者的「她」界書寫，理清歷

史敍事和仙界書寫的互交作用，分析了呂熊如何通過架構「她」界以傳達心緒，正視了文

本「神魔抒情」的可能，提出「《女仙外史》開闢了重塑魔女寄寓國殤的敍寫空間」，對本

文有着重要的啓發意義。5此外，曾世豪的〈華、夷再變：論《女仙外史》中的秩序觀想像〉

從空間梳理《女仙外史》的政治權力的隱喻和流變；6何政輝的〈明代神魔小說敍事研究〉

對神魔小說的故事結構和空間書寫作了系統歸納，7均爲《女仙外史》的空間敍事提供了思

1  （清）劉廷璣：《在園雜志》（《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 2，第 92條〈呂文
兆〉，頁 63。 

2  （清）曹夢元：《崐山殉難錄》，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第 69冊，
「名人類」47。 

3  （清）汪堃、（清）金吳瀾等纂修：《（光緒）崑新兩縣續修合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

16》；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卷 31，〈人物‧文苑二〉，頁 10（第 1冊，總頁 522）。 
4  何秋瑛、韓雲波：〈《易經》敍事要素與敍事意義論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年

第 6期，頁 121。 
5  劉瓊雲：〈人、天、魔——《女仙外史》中的歷史缺憾與「她」界想像〉，《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8

期（2011年 3月），頁 43-94。 
6  曾世豪：〈華、夷再變：論《女仙外史》中的秩序觀想像〉，《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 28期（2014年

6月），頁 195-222。 
7  何政輝：〈明代神魔小說敍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考路徑。 
本文以空間敍事爲切入點，在梳理呂熊的個體經驗和創作意圖的基礎上，聚焦三重空

間，理清文本跨度縱深的空間敍事思路。欲探索的問題包括：呂熊如何具體安排天界、人

間、魔界空間的敍事策略？三者在空間上有什麽顯著特徵？呂熊如何通過空間敍事創作表

達其對歷史的觀察和體悟？個體經驗如何通過空間敍事碰觸到歷史進程？爲回答上述問

題，本文試圖將《女仙外史》的空間敍事和精神內蘊結合，闡述文本敍事和歷史現實的聯

繫，推導出：「《女仙外史》是靖難歷史語境下的倒錯創作，流露出呂熊對時代變遷的失落

體悟」的結論。 
 

二、《女仙外史》的空間敍事 
 
中國古代小說的空間，主要指小說中包含人物與故事的地域片段。8空間作爲人物、場

所與情節的綜合容器，其格局與文本的輪廓、空間的設計思路和敍事的結構安排密不可分。

《女仙外史》最重要的三重空間，即天界、人間、魔界。呂熊通過在文本内部構建天界、

人間、魔界三重空間，在空間場所内鋪展故事脈絡，並營造具有標識意味的主題空間，達

成文本空間和歷史空間的對話。 
 

（（一一））天天界界：：亂亂序序 
「神」是神魔小說的焦點，是「宗教、民間對苦難解脫的期待意識」9之累積。天界作

爲眾神聚集的空間場所，可被視爲「神性」意識共同體的具象傳達，更凝聚着作家的審美

想象力和價值傾向。天界也因脫離了現實空間的限制和束縛，更能以誇張、變形的視角折

射世俗的生存困境，兼具嚴肅理性和瑰麗感性。 
《女仙外史》采用了神魔小說慣常的「謫凡」結構，以「女仙，唐賽兒也，說是月殿

嫦娥降世」破題，落筆「西母瑤池宴會」，10將敍事置於瑤池、月宮、通明殿等特定空間場

所中開展，把天界空間營造成包蕴人物、事件、情感、價值傾向的綜合體，讓秩序和混亂

並存於空間之内，披露出其對現實世界的尖銳觀察。 
「場所」可理解爲容納事件的地方，人物、情節、感情等都在「場所」内發生，其更

廣闊的意義就在於，能發揮展露作者思想感悟的作用。作者將事件安排於特定場所，必然

是一次敍事層面的選擇。隨着場所成爲敍事要素，場所内的事物開始構成具體故事情節，

被作者思想牽引。由此，空間得以參與和推動敍事。 
《女仙外史》的場所以此方式參與了文本的空間敍事。瑤池作爲文本首個搭建的空間

場所，它的端莊雍容、秩序明晰，是王母個人特質的具象呈現，更暗合文本在空間敍事上

8  韓曉：〈中國古代小說空間論〉（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頁 40。 
9  何政輝：〈明代神魔小說敍事研究〉，頁 55。 
10  （清）呂熊：《女仙外史》（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7），第 1冊，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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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呂呂熊熊與與《《女女仙仙外外史史》》 
呂熊，字文兆，號田叟、梅隱庵，明末清初江蘇崑山人。因作品散佚，其生平背景資

料較少，但根據劉廷璣（1653前後-1718後）在《在園雜志》卷二「呂文兆」條的記載，
可知呂熊脾性孤僻、尚義好奇、偏愛詭怪的形象輪廓，契合《女仙外史》游離正統的氣質，

是統領文本空間構建的精神內核。1 
呂熊身處明清易代之際，世道懸蕩，亡國情緒濃鬱。曹夢元的《崑山殉難錄》記錄了

當時清兵屠殺起義民眾的悲劇。2在此之際，有零散材料記載道，呂熊之父呂天裕「以國變

故，命熊業醫，毋就試」。3此外，文字獄大案亦在當時爆發。以「靖難」爲主題的《女仙

外史》孕育於時代和個體的雙重動蕩，歷史脈絡促成文本空間的誕生，文本空間亦成爲内

在精神和外部世界的對話場所，兼具纂改與緬懷的姿態。 
 

（（二二））空空間間敍敍事事與與《《女女仙仙外外史史》》 
空間是文本敍事的基本維度，不僅承擔着記載事件的表層含義，更是傳達作者情感觀

念和價值取向的重要參數。中國的空間敍事傳統可回溯到《易經》，其在敍事結構中呈現出

的「開放式環形時空觀」，時間統領空間，卦爻以時空綜合體的形式呈現，將空間納入動態

敍事的範疇，是儒家空間敍事意識的體現。4其後，經過先秦神話、六朝志怪小說、唐代傳

奇、明清小說的磨練，中國空間敍事藝術日益成熟。 
《女仙外史》的空間敍事並非熱門話題。雖然劉瓊雲的〈人、天、魔——《女仙外史》

中的歷史缺憾與「她」界想像〉並非聚焦於敍事分析，卻通過對文本内人間、天界、魔界

的俠女、仙女和魔女形象之提煉分析，將《女仙外史》看爲作者的「她」界書寫，理清歷

史敍事和仙界書寫的互交作用，分析了呂熊如何通過架構「她」界以傳達心緒，正視了文

本「神魔抒情」的可能，提出「《女仙外史》開闢了重塑魔女寄寓國殤的敍寫空間」，對本

文有着重要的啓發意義。5此外，曾世豪的〈華、夷再變：論《女仙外史》中的秩序觀想像〉

從空間梳理《女仙外史》的政治權力的隱喻和流變；6何政輝的〈明代神魔小說敍事研究〉

對神魔小說的故事結構和空間書寫作了系統歸納，7均爲《女仙外史》的空間敍事提供了思

1  （清）劉廷璣：《在園雜志》（《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 2，第 92條〈呂文
兆〉，頁 63。 

2  （清）曹夢元：《崐山殉難錄》，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第 69冊，
「名人類」47。 

3  （清）汪堃、（清）金吳瀾等纂修：《（光緒）崑新兩縣續修合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

16》；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卷 31，〈人物‧文苑二〉，頁 10（第 1冊，總頁 522）。 
4  何秋瑛、韓雲波：〈《易經》敍事要素與敍事意義論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年

第 6期，頁 121。 
5  劉瓊雲：〈人、天、魔——《女仙外史》中的歷史缺憾與「她」界想像〉，《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8

期（2011年 3月），頁 43-94。 
6  曾世豪：〈華、夷再變：論《女仙外史》中的秩序觀想像〉，《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 28期（2014年

6月），頁 195-222。 
7  何政輝：〈明代神魔小說敍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考路徑。 
本文以空間敍事爲切入點，在梳理呂熊的個體經驗和創作意圖的基礎上，聚焦三重空

間，理清文本跨度縱深的空間敍事思路。欲探索的問題包括：呂熊如何具體安排天界、人

間、魔界空間的敍事策略？三者在空間上有什麽顯著特徵？呂熊如何通過空間敍事創作表

達其對歷史的觀察和體悟？個體經驗如何通過空間敍事碰觸到歷史進程？爲回答上述問

題，本文試圖將《女仙外史》的空間敍事和精神內蘊結合，闡述文本敍事和歷史現實的聯

繫，推導出：「《女仙外史》是靖難歷史語境下的倒錯創作，流露出呂熊對時代變遷的失落

體悟」的結論。 
 

二、《女仙外史》的空間敍事 
 
中國古代小說的空間，主要指小說中包含人物與故事的地域片段。8空間作爲人物、場

所與情節的綜合容器，其格局與文本的輪廓、空間的設計思路和敍事的結構安排密不可分。

《女仙外史》最重要的三重空間，即天界、人間、魔界。呂熊通過在文本内部構建天界、

人間、魔界三重空間，在空間場所内鋪展故事脈絡，並營造具有標識意味的主題空間，達

成文本空間和歷史空間的對話。 
 

（（一一））天天界界：：亂亂序序 
「神」是神魔小說的焦點，是「宗教、民間對苦難解脫的期待意識」9之累積。天界作

爲眾神聚集的空間場所，可被視爲「神性」意識共同體的具象傳達，更凝聚着作家的審美

想象力和價值傾向。天界也因脫離了現實空間的限制和束縛，更能以誇張、變形的視角折

射世俗的生存困境，兼具嚴肅理性和瑰麗感性。 
《女仙外史》采用了神魔小說慣常的「謫凡」結構，以「女仙，唐賽兒也，說是月殿

嫦娥降世」破題，落筆「西母瑤池宴會」，10將敍事置於瑤池、月宮、通明殿等特定空間場

所中開展，把天界空間營造成包蕴人物、事件、情感、價值傾向的綜合體，讓秩序和混亂

並存於空間之内，披露出其對現實世界的尖銳觀察。 
「場所」可理解爲容納事件的地方，人物、情節、感情等都在「場所」内發生，其更

廣闊的意義就在於，能發揮展露作者思想感悟的作用。作者將事件安排於特定場所，必然

是一次敍事層面的選擇。隨着場所成爲敍事要素，場所内的事物開始構成具體故事情節，

被作者思想牽引。由此，空間得以參與和推動敍事。 
《女仙外史》的場所以此方式參與了文本的空間敍事。瑤池作爲文本首個搭建的空間

場所，它的端莊雍容、秩序明晰，是王母個人特質的具象呈現，更暗合文本在空間敍事上

8  韓曉：〈中國古代小說空間論〉（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頁 40。 
9  何政輝：〈明代神魔小說敍事研究〉，頁 55。 
10  （清）呂熊：《女仙外史》（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7），第 1冊，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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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脈絡氛圍： 
 
池在東天之西偏，亦名曰西池，王母亦名曰西母。天上各有境界……西天是如來佛

祖及諸菩薩、阿羅漢所止……佛宗寂滅無生，故以西方爲極樂……王母所居珠樓貝

闕，在瑤池之畔。此池非下界之水，乃是融成玉之精髓，溶溶漾漾，竟如酒漿一

般。……即如仙家之酒，名曰瓊漿玉液，要皆瓊瑤所化之髓，難道也是凡間麴米釀

成的麼？11 
 
由「天上各有境界」及對東、南、西、北四方由各自神佛管轄的描述，不但完成了「把這

些教義不同、信仰不同的宗教思想融合在一起，給作品增添了許多韻味」12的藝術考量，

更可展現出天界在空間布局上的秩序井然。其後王母請諸佛入座進宴，亦遵循了四方的格

局法則，是天界秩序的延伸。呂熊在書寫天界時對「秩序」的偏重，除了反映出中國古代

民眾的鬼神信仰外，更是將他對「失序」的現實世界的超現實重塑，從而進一步拓展了空

間的敍事功能。與此一脈相承的是，位於「以西方爲極樂」的瑤池，流淌着的是「瓊漿玉

液」，而非「凡間麴米」，此處流露出天界自帶遠離人間世俗的「隔離」意味，它是和人間

差別明顯的超現實空間。天界在秩序上流露出的理想化色彩，爲呂熊在動蕩世道開辟出新

的書寫空間，也投射出作者對天界寄予的付托意識。 
神魔小說離不開意識上的「叛反」。把創作根源由世俗人事轉向神魔鬼怪，已是神魔小

說對傳統文學的背離；而將神魔作爲抒情寄智的對象，更反映出作者欲在虛幻荒誕空間中

重拾話語權。但文本無法逆轉已成歷史的現實，「借神魔以刺世，實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13作者對天界秩序的幻想終究難以實現，而這種割裂首先由「空間」反饋和呈現出來。 
呂熊在初步構建起天界空間的整體面貌後，隨即刻意破壞了空間秩序。《女仙外史》以

「嫦娥從天界轉世爲唐賽兒，落入凡間，完成起義再重返天界」爲基本敍事脈絡，符合「敍

事」本身對「敍述活動」的側重，「事」通過「敍」轉化爲結果，而天界正是貫穿敍事的空

間綫索。爲了破除天界的規整，在敍事上，呂熊在常規的敍事策略内糅合了特定的「幻事」

傾向，從而讓文本顯現出混亂的形態： 
 
「幻事」是將故事虛幻化的敍述活動，它以神幻、怪誕、奇特等極度的精神向度爲

特徵，是將神話般幻想與虛幻敍述結合在一起的文學敍述。14 
 
「幻事」將荒誕意味凌駕於敍事的因果關係之上，神的意志取締情理邏輯的核心地位，文

11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2-3。 
12  劉鵬飛：〈「靖難」之役的另類書寫——《女仙外史》研究〉（陝西理工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1），

頁 25。 
13  胡勝：《明清神魔小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 137。 
14  馮汝常：〈神魔小說敍述的文本模式新探〉，《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0卷第 1期（2009年

2月），頁 99。 

本空間被神化要義所包裹，從而讓敍事變得模糊曖昧，直指天界秩序和混亂的對峙並存。 
嫦娥遭天狼星調戲被迫下凡是天界失序的關鍵，呂熊在情節安排上也融匯了更多「幻

事」色彩。天狼星挑撥嫦娥「何苦在廣寒宮冷冰冰的所在守寡呢？」嫦娥怒斥「乃敢潛入

月宮，調謔金仙？」並在拉扯中「化道金光，飛入織女宮中」，天狼星則「即掣身竟出南天

門」，守門神將見狀「放他下界，到洪武宮中投胎去了」。15「廣寒宮」在天狼星的口中是

「守寡之處」，在嫦娥的認識裏卻是不容「調謔」的「月宮」；「南天門」聯通「洪武宮」，

成爲天狼星逃離「廣寒宮」的處所。此處的空間融通故事線索、情節推進和感情變化，成

爲敍事的關鍵元素。嫦娥和天狼星對廣寒宮的迥異視角是平面話語上的分歧，而二人分赴

織女宮和洪武宮，則揭示出在環繞天界秩序之混亂割裂。嫦娥和天狼星因具備超現實的法

力，得以在空間内自由穿梭，極大拓寬了天界在空間的展現力度，空間從而得以牽動敍事

的整體路綫。 
 
（（二二））人人間間：：因因果果 
《女仙外史》是對「靖難」與唐賽兒起義兩件歷史事件的二次融合書寫，文本多以神

魔色彩的安排來構建空間。人間是作者以虛構文本對抗殘酷史實的空間場所，在串聯天界

和人間時，以嫦娥被降凡間爲敍事源頭，既豐富了唐賽兒的身分設定，亦體現了作者在書

寫人間時對「因果」的偏重。 
在嫦娥降凡成爲唐賽兒的設置中，可窺探出作者在文本中埋下的三重「因果」：一爲嫦

娥因和天狼星的恩怨糾紛，承受被玉帝謫降下凡的果，即「爲天狼星所害」；16二是嫦娥和

后羿未了情緣之因，演化爲凡間唐賽兒和林公子結爲連理的果，即「兩人之愛恨未斷，即

謂之因，如播種在地，少不得要生苗結果」；17三爲天狼星執權後民不聊生的因，促使了唐

賽兒起義之果。 
《女仙外史》的開篇便揭示出空間對「因果」的指涉： 
 
女仙，唐賽兒也，說是月殿嫦娥降世。當燕王兵下南都之日，賽兒起義勤王，尊奉

建文皇帝位號二十餘年。18 
 

呂熊以「月殿」的空間定位點明嫦娥的身分，「降世」自帶動態的空間觀感，二者體現出空

間的流動，隨之形成敍事上的「因果」；「兵下南都」成爲「賽兒起義」的緣由，「南都」的

空間意味增添了敍事上的緊凑感。投胎謫降既能完善人物的身分背景，讓超現實時空的人

物進入現實空間，更是「歷史時間與神話時間二元時間形態之間的鏈接」，19在空間内達成

15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9。 
16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9。 
17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17。 
18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1。 
19  劉曉軍：〈時空、情節與角色：論明代神魔小說的敍事模式〉，《求是學刊》第 37卷第 6期（2010年

11月），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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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脈絡氛圍： 
 
池在東天之西偏，亦名曰西池，王母亦名曰西母。天上各有境界……西天是如來佛

祖及諸菩薩、阿羅漢所止……佛宗寂滅無生，故以西方爲極樂……王母所居珠樓貝

闕，在瑤池之畔。此池非下界之水，乃是融成玉之精髓，溶溶漾漾，竟如酒漿一

般。……即如仙家之酒，名曰瓊漿玉液，要皆瓊瑤所化之髓，難道也是凡間麴米釀

成的麼？11 
 
由「天上各有境界」及對東、南、西、北四方由各自神佛管轄的描述，不但完成了「把這

些教義不同、信仰不同的宗教思想融合在一起，給作品增添了許多韻味」12的藝術考量，

更可展現出天界在空間布局上的秩序井然。其後王母請諸佛入座進宴，亦遵循了四方的格

局法則，是天界秩序的延伸。呂熊在書寫天界時對「秩序」的偏重，除了反映出中國古代

民眾的鬼神信仰外，更是將他對「失序」的現實世界的超現實重塑，從而進一步拓展了空

間的敍事功能。與此一脈相承的是，位於「以西方爲極樂」的瑤池，流淌着的是「瓊漿玉

液」，而非「凡間麴米」，此處流露出天界自帶遠離人間世俗的「隔離」意味，它是和人間

差別明顯的超現實空間。天界在秩序上流露出的理想化色彩，爲呂熊在動蕩世道開辟出新

的書寫空間，也投射出作者對天界寄予的付托意識。 
神魔小說離不開意識上的「叛反」。把創作根源由世俗人事轉向神魔鬼怪，已是神魔小

說對傳統文學的背離；而將神魔作爲抒情寄智的對象，更反映出作者欲在虛幻荒誕空間中

重拾話語權。但文本無法逆轉已成歷史的現實，「借神魔以刺世，實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13作者對天界秩序的幻想終究難以實現，而這種割裂首先由「空間」反饋和呈現出來。 
呂熊在初步構建起天界空間的整體面貌後，隨即刻意破壞了空間秩序。《女仙外史》以

「嫦娥從天界轉世爲唐賽兒，落入凡間，完成起義再重返天界」爲基本敍事脈絡，符合「敍

事」本身對「敍述活動」的側重，「事」通過「敍」轉化爲結果，而天界正是貫穿敍事的空

間綫索。爲了破除天界的規整，在敍事上，呂熊在常規的敍事策略内糅合了特定的「幻事」

傾向，從而讓文本顯現出混亂的形態： 
 
「幻事」是將故事虛幻化的敍述活動，它以神幻、怪誕、奇特等極度的精神向度爲

特徵，是將神話般幻想與虛幻敍述結合在一起的文學敍述。14 
 
「幻事」將荒誕意味凌駕於敍事的因果關係之上，神的意志取締情理邏輯的核心地位，文

11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2-3。 
12  劉鵬飛：〈「靖難」之役的另類書寫——《女仙外史》研究〉（陝西理工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1），

頁 25。 
13  胡勝：《明清神魔小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 137。 
14  馮汝常：〈神魔小說敍述的文本模式新探〉，《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0卷第 1期（2009年

2月），頁 99。 

本空間被神化要義所包裹，從而讓敍事變得模糊曖昧，直指天界秩序和混亂的對峙並存。 
嫦娥遭天狼星調戲被迫下凡是天界失序的關鍵，呂熊在情節安排上也融匯了更多「幻

事」色彩。天狼星挑撥嫦娥「何苦在廣寒宮冷冰冰的所在守寡呢？」嫦娥怒斥「乃敢潛入

月宮，調謔金仙？」並在拉扯中「化道金光，飛入織女宮中」，天狼星則「即掣身竟出南天

門」，守門神將見狀「放他下界，到洪武宮中投胎去了」。15「廣寒宮」在天狼星的口中是

「守寡之處」，在嫦娥的認識裏卻是不容「調謔」的「月宮」；「南天門」聯通「洪武宮」，

成爲天狼星逃離「廣寒宮」的處所。此處的空間融通故事線索、情節推進和感情變化，成

爲敍事的關鍵元素。嫦娥和天狼星對廣寒宮的迥異視角是平面話語上的分歧，而二人分赴

織女宮和洪武宮，則揭示出在環繞天界秩序之混亂割裂。嫦娥和天狼星因具備超現實的法

力，得以在空間内自由穿梭，極大拓寬了天界在空間的展現力度，空間從而得以牽動敍事

的整體路綫。 
 
（（二二））人人間間：：因因果果 
《女仙外史》是對「靖難」與唐賽兒起義兩件歷史事件的二次融合書寫，文本多以神

魔色彩的安排來構建空間。人間是作者以虛構文本對抗殘酷史實的空間場所，在串聯天界

和人間時，以嫦娥被降凡間爲敍事源頭，既豐富了唐賽兒的身分設定，亦體現了作者在書

寫人間時對「因果」的偏重。 
在嫦娥降凡成爲唐賽兒的設置中，可窺探出作者在文本中埋下的三重「因果」：一爲嫦

娥因和天狼星的恩怨糾紛，承受被玉帝謫降下凡的果，即「爲天狼星所害」；16二是嫦娥和

后羿未了情緣之因，演化爲凡間唐賽兒和林公子結爲連理的果，即「兩人之愛恨未斷，即

謂之因，如播種在地，少不得要生苗結果」；17三爲天狼星執權後民不聊生的因，促使了唐

賽兒起義之果。 
《女仙外史》的開篇便揭示出空間對「因果」的指涉： 
 
女仙，唐賽兒也，說是月殿嫦娥降世。當燕王兵下南都之日，賽兒起義勤王，尊奉

建文皇帝位號二十餘年。18 
 

呂熊以「月殿」的空間定位點明嫦娥的身分，「降世」自帶動態的空間觀感，二者體現出空

間的流動，隨之形成敍事上的「因果」；「兵下南都」成爲「賽兒起義」的緣由，「南都」的

空間意味增添了敍事上的緊凑感。投胎謫降既能完善人物的身分背景，讓超現實時空的人

物進入現實空間，更是「歷史時間與神話時間二元時間形態之間的鏈接」，19在空間内達成

15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9。 
16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9。 
17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17。 
18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1。 
19  劉曉軍：〈時空、情節與角色：論明代神魔小說的敍事模式〉，《求是學刊》第 37卷第 6期（2010年

11月），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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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維度時間的溝通對話。在空間層面，投胎謫降賦予了人物聖俗混合的特殊身分，構建

起個體遊走天界、人間、魔界三重空間的可能性。 
文本在第二回描寫嫦娥降世，同時着墨後羿投胎林家，對於天界的「果」墜入人間化

爲「因」，有更爲直接的描寫： 
 
看書者要知道內典上因果二字……包羅天地，統括古今……有前因，非出偶然。20 

 
「包羅天地，統括古今」說明「因果」是籠罩文本空間敍事的重要注脚。「因果」能夠穿越

地理層面的「天地」和歷史層面的「古今」，是劫難的緣由和定局，在內蘊穿透力上遠勝天

界「幻事」傾向下的「失序」。這種對比是呂熊對歷史和文本、現實和理想等多重空間的綜

合觀察：人間成爲仙界的果，「外史」可看作是「正史」的果，是對最外層歷史敍事的指涉。 
「因果」也統攝了《女仙外史》的文本空間。呂熊用了 14 回的篇幅鋪展唐賽兒的身

世，以構建起「因」；到了第十四回〈二金仙九州游戲 諸神女萬裏逢迎〉，唐賽兒遊歷九

州，在空間上和各神女相逢，將「因」推置爲準備起義的「果」，是全書空間意味最濃鬱的

章節。［荷］米克‧巴爾（Michael J. Barr）在闡述空間的敍事作用時提到： 
 
空間在故事中以兩種方式起作用。一方面它只是一個結構，一個行動的地點。在這

樣一個容積之內，一個詳略程度不等的描述將產生那一空間的具象與抽象程度不同

的畫面。空間也可以完全留在背景之中。不過，在許多情況下，空間常被「主題化」：

自身就成了描述的對象本身。這樣，空間就成爲一個「行動着的地點」（acting place），
而非「行爲的地點」（the place of action）。21 

 
第十四回唐賽兒游歷禦石寨、禪智寺、嚴子陵釣臺、洞庭湖等地標，以籌備起義爲基準考

察各地。隨著唐賽兒足跡的變化，故事情節以特定空間爲綫索被串聯組合。在此過程中，

空間場所完成了「主體化」改造，不再停留在簡單的結構手段，空間成爲自足的獨立意象，

由此得以參與敍事、推動敍事。在章節結尾，「萬裏烽飛，燕孽雄師過濟上；九重火發，天

狼凶宿下江南」22以燕王在空間上的侵略終止唐賽兒的空間移動，空間的變換轉移以「因

果」爲敍事邏輯，從而在小說結構上發揮作用。 
隨後第十五回重回天狼星轉世燕王，呂熊用了「前回月君回至山左，燕王靖難師已下

江南，就該接著起義勤王」23作過渡，把宏觀的歷史變遷壓縮進微觀的空間轉換中，以「因

果」角度鋪排空間。同在第十五回，作者引出了燕王朱棣： 
 

20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16。 
21  ［荷］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敍述學：敍事理論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頁 160。 
22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129。 
23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130。 

當日洪武太祖第四個庶子，錫名曰棣，有智略而且驍勇，以征朔漠有功，封王於燕，

治北平府，即金元之故都，士馬精強，早蓄不軌之志。24

 
「封王於燕，治北平府，即金元之故都」，呂熊以「燕」的空間定位敍述出人物及歷史背景，

而「早蓄不軌之志」則揭示戰事的「因」。關於燕王奪位，呂熊寫道： 
 
……必須敍出個原委來，然後兩家的事業，萬緒千頭，方成經緯，合爲一局。25 
 

此處和第一百回塵埃落定，仁宗皇帝（朱高熾，1378-1425，1424-1425在位）下令「靖難
時陣亡將士，毋分南北，一體褒恤」26形成對比，呈現出空間上南北歸合之「果」。 
 
（（三三））魔魔界界：：周周正正 
在《女仙外史》中，魔教淩駕於儒、釋、道三教之上，是宗教四奇之首。呂熊對魔界

空間的塑造亦因其特殊性，跳脫出傳統語境下的混沌陰邪之色，勾兌正邪，在周正的特殊

空間內完成其對內心感應和生命體驗的臨摹。 
《女仙外史》的小說空間由超現實空間天界、魔界和現實空間人間所組成。三重空間

處於不同的時空維度內，却又彼此相互滲透、相互對立，在「進入」和「離開」空間的過

程中推動敍事的發展。文本中，唐賽兒於第七回〈掃新壟猝遇計都星 訪神尼直劈無門洞〉

初次進入魔界。呂熊對此作了頗具玩味的伏筆：當時唐賽兒父夫翁姑皆亡，她在寒食節前

往祭拜，並撞見設局訛詐的計都星。至此，人間在空間層面流露出亡逝、奸僞之色彩。鮑

姑隨即帶引唐賽兒進入魔界，與人間形成對比： 
 
且說鮑母引着賽兒，用起縮地法來，頃刻到一座峭壁之下。壁中有四個朱字是「無

門洞天」。鮑母問道：「可要進這洞去？」賽兒道：「只爲無門可入，我偏要進去，方

顯道心堅確。若一畏縮，不但進不去，也就退不去了。」……鮑母引進賽兒，那峭

壁依舊合攏上來。27 
 

魔界藏匿於地下，「峭壁」足見其險阻，入內需「道心堅確」，大門更隨人心的堅定而分開

兩截。進出异度空間的艱難往往由空間氣質上的落差造成。此處預示著《女仙外史》的魔

界空間和慣常魔道的混沌濁亂存有差異，也和爾虞我詐的人間不同。魔界森嚴有序，路徑

明晰，格局極爲周正，是呂熊寄予理想色彩的嶄新空間。 
唐賽兒進入無門洞後，魔界的「曼尼道院」、「獨闢玄庭」、「曼尼房內」層層遞進，在

24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130。 
25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130。 
26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2冊，頁 885。 
27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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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維度時間的溝通對話。在空間層面，投胎謫降賦予了人物聖俗混合的特殊身分，構建

起個體遊走天界、人間、魔界三重空間的可能性。 
文本在第二回描寫嫦娥降世，同時着墨後羿投胎林家，對於天界的「果」墜入人間化

爲「因」，有更爲直接的描寫： 
 
看書者要知道內典上因果二字……包羅天地，統括古今……有前因，非出偶然。20 

 
「包羅天地，統括古今」說明「因果」是籠罩文本空間敍事的重要注脚。「因果」能夠穿越

地理層面的「天地」和歷史層面的「古今」，是劫難的緣由和定局，在內蘊穿透力上遠勝天

界「幻事」傾向下的「失序」。這種對比是呂熊對歷史和文本、現實和理想等多重空間的綜

合觀察：人間成爲仙界的果，「外史」可看作是「正史」的果，是對最外層歷史敍事的指涉。 
「因果」也統攝了《女仙外史》的文本空間。呂熊用了 14 回的篇幅鋪展唐賽兒的身

世，以構建起「因」；到了第十四回〈二金仙九州游戲 諸神女萬裏逢迎〉，唐賽兒遊歷九

州，在空間上和各神女相逢，將「因」推置爲準備起義的「果」，是全書空間意味最濃鬱的

章節。［荷］米克‧巴爾（Michael J. Barr）在闡述空間的敍事作用時提到： 
 
空間在故事中以兩種方式起作用。一方面它只是一個結構，一個行動的地點。在這

樣一個容積之內，一個詳略程度不等的描述將產生那一空間的具象與抽象程度不同

的畫面。空間也可以完全留在背景之中。不過，在許多情況下，空間常被「主題化」：

自身就成了描述的對象本身。這樣，空間就成爲一個「行動着的地點」（acting place），
而非「行爲的地點」（the place of action）。21 

 
第十四回唐賽兒游歷禦石寨、禪智寺、嚴子陵釣臺、洞庭湖等地標，以籌備起義爲基準考

察各地。隨著唐賽兒足跡的變化，故事情節以特定空間爲綫索被串聯組合。在此過程中，

空間場所完成了「主體化」改造，不再停留在簡單的結構手段，空間成爲自足的獨立意象，

由此得以參與敍事、推動敍事。在章節結尾，「萬裏烽飛，燕孽雄師過濟上；九重火發，天

狼凶宿下江南」22以燕王在空間上的侵略終止唐賽兒的空間移動，空間的變換轉移以「因

果」爲敍事邏輯，從而在小說結構上發揮作用。 
隨後第十五回重回天狼星轉世燕王，呂熊用了「前回月君回至山左，燕王靖難師已下

江南，就該接著起義勤王」23作過渡，把宏觀的歷史變遷壓縮進微觀的空間轉換中，以「因

果」角度鋪排空間。同在第十五回，作者引出了燕王朱棣： 
 

20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16。 
21  ［荷］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敍述學：敍事理論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頁 160。 
22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129。 
23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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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王於燕，治北平府，即金元之故都」，呂熊以「燕」的空間定位敍述出人物及歷史背景，

而「早蓄不軌之志」則揭示戰事的「因」。關於燕王奪位，呂熊寫道： 
 
……必須敍出個原委來，然後兩家的事業，萬緒千頭，方成經緯，合爲一局。25 
 

此處和第一百回塵埃落定，仁宗皇帝（朱高熾，1378-1425，1424-1425在位）下令「靖難
時陣亡將士，毋分南北，一體褒恤」26形成對比，呈現出空間上南北歸合之「果」。 
 
（（三三））魔魔界界：：周周正正 
在《女仙外史》中，魔教淩駕於儒、釋、道三教之上，是宗教四奇之首。呂熊對魔界

空間的塑造亦因其特殊性，跳脫出傳統語境下的混沌陰邪之色，勾兌正邪，在周正的特殊

空間內完成其對內心感應和生命體驗的臨摹。 
《女仙外史》的小說空間由超現實空間天界、魔界和現實空間人間所組成。三重空間

處於不同的時空維度內，却又彼此相互滲透、相互對立，在「進入」和「離開」空間的過

程中推動敍事的發展。文本中，唐賽兒於第七回〈掃新壟猝遇計都星 訪神尼直劈無門洞〉

初次進入魔界。呂熊對此作了頗具玩味的伏筆：當時唐賽兒父夫翁姑皆亡，她在寒食節前

往祭拜，並撞見設局訛詐的計都星。至此，人間在空間層面流露出亡逝、奸僞之色彩。鮑

姑隨即帶引唐賽兒進入魔界，與人間形成對比： 
 
且說鮑母引着賽兒，用起縮地法來，頃刻到一座峭壁之下。壁中有四個朱字是「無

門洞天」。鮑母問道：「可要進這洞去？」賽兒道：「只爲無門可入，我偏要進去，方

顯道心堅確。若一畏縮，不但進不去，也就退不去了。」……鮑母引進賽兒，那峭

壁依舊合攏上來。27 
 

魔界藏匿於地下，「峭壁」足見其險阻，入內需「道心堅確」，大門更隨人心的堅定而分開

兩截。進出异度空間的艱難往往由空間氣質上的落差造成。此處預示著《女仙外史》的魔

界空間和慣常魔道的混沌濁亂存有差異，也和爾虞我詐的人間不同。魔界森嚴有序，路徑

明晰，格局極爲周正，是呂熊寄予理想色彩的嶄新空間。 
唐賽兒進入無門洞後，魔界的「曼尼道院」、「獨闢玄庭」、「曼尼房內」層層遞進，在

24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130。 
25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130。 
26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2冊，頁 885。 
27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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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上呈現出清雅、幽靜的外部特徵。魔界隱蔽深藏，曲折蜿蜒，却在空間氣質上投射出

雅致周正的傾向。唐賽兒在進入魔界後，食用了八仙糕，「即覺神清氣粹，無异醍醐」，28魔

界對角色發揮了「淨化」作用，和天界嫦娥被「幻事」侵蝕形成鮮明對比。待唐賽兒回到

人間後，空間意蘊的輻射並沒有中斷： 
 
柳煙問：「夫人如何一住七日？家中都放心不下！」賽兒道：「原來七日了，我卻只

得半日。怪道洞門外是返照，洞中卻是停午時候。」曼師道：「可將天書、劍匣供在

正廳梁上。」賽兒親手安置頂禮畢，當夜安息無語。29 
 
在時間流程層面，魔界的時間流逝比人間緩慢得多，個體在超現實空間重獲擺脫時間拘束

的自由，空間邏輯淩駕於時間之上。曼師命令唐賽兒完成天書、劍匣的空間重置，「當夜安

息無語」蘊藏著魔界的空間力量能够穿透至人間之意。此外，唐賽兒在次日向曼師研習天

書時，曼師更提出「我們今日就定個座位：汝乃掌劫娘娘，自應居中；我們各左右坐」，30

和天界王母的空間法則形成呼應。敍事活動上的「奇正」消弭了魔界應存的紛亂，爲文本

開墾出偏離刻板倫理的周正空間。 
 

三、失落的倒錯 
 
《女仙外史》通過對仙界、人間、魔界三重空間的搭建，在縱橫交錯的格局內展開敍

事，使平面的文本立體化。空間已不僅是觀念上淺層的表現，更是作者在敍事上重要的控

制手段，空間被納入了敍事環節。文本在空間上的虛構書寫，投射出呂熊「蹇滯受困的現

實處境」。31結合文本空間敍事和歷史現實的對照，可推導出「《女仙外史》是靖難歷史語

境下的倒錯創作，流露出呂熊對時代變遷的失落體悟」的結論。 
 
（（一一））神神魔魔小小說說與與空空間間敍敍事事 
神魔小說跳脫出塵世生活的庸常經驗，完全以「駕虛遊刃」32、憑空杜撰，達到「奇幻

足快俗人，而不必根於理」33的境地，從而開闢出新的藝術體驗。從更爲宏觀的視角切入，

若把神魔小說看作自成一派的小格局空間，其空間意識離不開更廣袤的現實空間之作用，

是文本內外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的多維結果。 

28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59。 
29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60。 
30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60。 
31  劉瓊雲：〈人、天、魔——《女仙外史》中的歷史缺憾與「她」界想像〉，頁 81。 
32  （明）袁于令：〈西遊記題詞》，載趙建新、吳維中、慶振軒等編著：《中國古代文論選》（蘭州：蘭

州大學出版社，2002），頁 284。
33  （明）袁于令：〈隋史遺文序〉，載（明）袁于令編撰，冉休丹點校：《隋史遺文》（北京：中華書局，

1996），頁 407。 

《女仙外史》雖然並不依附具體的歷史脈絡，亦多被看爲神魔小說「獨立書寫」之典

範，但其成型背後已天然匯集了不同文體的交織，歷史空間在技法層面滲透文本空間，文

本空間則以空間的構建挖掘出歷史空間更遼闊的想像可能。 
神魔小說從文學傳統中汲取養分，但其想要獲得比文本平面更有穿透力度的話語權，

則必須「契合創作者和接受者的審美心理」。34神魔小說在文化心理機制層面，能以神怪色

彩的別致敍事滿足個體，即創作者和接收者，對神秘世界的天然好奇。在神魔小說的發展

歷程中，相較歷代文學體裁，其以革新的審美選擇塑造出了新的書寫空間。 
對時空的考慮離不開對人與神怪關係之觀察，人神關係向來也是神魔小說的關注焦點。

以空間角度來看，人受既定經驗的限制，神怪却可以裝載想象，二元關係契合創作主體對

文本空間和現實空間的審視，空間在敍事中成爲核心意蘊。歐陽健注意到，在中國早期的

神魔色彩文學中，神怪「對於人世的滲透與干預，往往是單個地進行」，旨在以超現實勢力

完成對帝王形象的神化。歐陽健以宋元《三國志平話》爲轉折點，神魔小說中的對立關係

開始演變，「以虛幻悠謬的神怪介入人類整個歷史事變、並扭轉其發展趨向的嘗試」登上文

學的歷史舞臺，目的是爲了解決創作者和接受者對於抒發抑悶的主觀構想和歷史進程的客

觀現實之矛盾和割裂。35這種矛盾在《女仙外史》中，孕育出「失落的倒錯」。 
 
（（二二））倒倒錯錯的的歷歷史史觀觀察察 
倒錯，是破譯《女仙外史》空間敍事内蘊的重要密碼。在創作意圖上，虛構的神魔題

材承載着真實的靖難書寫；在空間設定上，仙界、魔界氣質對調，沉澱爲塵俗因果；在角

色描畫上，叛逆妖婦唐賽兒改寫爲女仙降世，男性角色普遍被掩蓋在女性角色的光芒下；

在情節設定上，穿插着多處不入俗套的叛逆轉折。《女仙外史》以逆反之姿，通過對文本内

外空間的倒錯敍事，表達對歷史的顛覆想象。 
靖難之役，又稱靖難之變，是明朝建文年間（1398-1402）由燕王奪位而引發的內戰。

綱常倫理上的缺位，讓「靖難」醖釀出濃厚的悲劇色彩，明代流行的「重寫靖難」也多意

在消弭「靖難」的道德錯位。但官方和個體的書寫截然不同，前者爲成祖歌功頌德；後者

則譴責成祖漠視倫理，惋惜建文帝之遭遇。但無論官方還是個人，都在「褒獎忠義、維持

人心的社會控制方式」36上達成共識，「道德」是首要準則。 
呂熊以《女仙外史》完成的個體書寫，正是對官方話語的倒錯還擊。在文本第二十九

回中，作者便借唐賽兒發聲：「萬古綱常，首重君臣之分；千年社稷，寧論叔姪之私？是以

同室操戈，猶之異姓篡國，罪既無殊，誅所不貸」，37提出綱常的合理性；第四十一回，更

借「夫天下高皇之天下也，燕藩可得爲帝，何藩不可以爲帝乎？」38直抒「燕賊反」，討伐

34  胡勝：《明清神魔小說研究》，頁 21。 
35  歐陽健：《中國神怪小說通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頁 493。 
36  劉倩：〈「靖難」及其文學重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03），頁 42。 
37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261。 
38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380。 



失落的倒錯——《女仙外史》空間敍事研究 35

空間上呈現出清雅、幽靜的外部特徵。魔界隱蔽深藏，曲折蜿蜒，却在空間氣質上投射出

雅致周正的傾向。唐賽兒在進入魔界後，食用了八仙糕，「即覺神清氣粹，無异醍醐」，28魔

界對角色發揮了「淨化」作用，和天界嫦娥被「幻事」侵蝕形成鮮明對比。待唐賽兒回到

人間後，空間意蘊的輻射並沒有中斷： 
 
柳煙問：「夫人如何一住七日？家中都放心不下！」賽兒道：「原來七日了，我卻只

得半日。怪道洞門外是返照，洞中卻是停午時候。」曼師道：「可將天書、劍匣供在

正廳梁上。」賽兒親手安置頂禮畢，當夜安息無語。29 
 
在時間流程層面，魔界的時間流逝比人間緩慢得多，個體在超現實空間重獲擺脫時間拘束

的自由，空間邏輯淩駕於時間之上。曼師命令唐賽兒完成天書、劍匣的空間重置，「當夜安

息無語」蘊藏著魔界的空間力量能够穿透至人間之意。此外，唐賽兒在次日向曼師研習天

書時，曼師更提出「我們今日就定個座位：汝乃掌劫娘娘，自應居中；我們各左右坐」，30

和天界王母的空間法則形成呼應。敍事活動上的「奇正」消弭了魔界應存的紛亂，爲文本

開墾出偏離刻板倫理的周正空間。 
 

三、失落的倒錯 
 
《女仙外史》通過對仙界、人間、魔界三重空間的搭建，在縱橫交錯的格局內展開敍

事，使平面的文本立體化。空間已不僅是觀念上淺層的表現，更是作者在敍事上重要的控

制手段，空間被納入了敍事環節。文本在空間上的虛構書寫，投射出呂熊「蹇滯受困的現

實處境」。31結合文本空間敍事和歷史現實的對照，可推導出「《女仙外史》是靖難歷史語

境下的倒錯創作，流露出呂熊對時代變遷的失落體悟」的結論。 
 
（（一一））神神魔魔小小說說與與空空間間敍敍事事 
神魔小說跳脫出塵世生活的庸常經驗，完全以「駕虛遊刃」32、憑空杜撰，達到「奇幻

足快俗人，而不必根於理」33的境地，從而開闢出新的藝術體驗。從更爲宏觀的視角切入，

若把神魔小說看作自成一派的小格局空間，其空間意識離不開更廣袤的現實空間之作用，

是文本內外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的多維結果。 

28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59。 
29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60。 
30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60。 
31  劉瓊雲：〈人、天、魔——《女仙外史》中的歷史缺憾與「她」界想像〉，頁 81。 
32  （明）袁于令：〈西遊記題詞》，載趙建新、吳維中、慶振軒等編著：《中國古代文論選》（蘭州：蘭

州大學出版社，2002），頁 284。
33  （明）袁于令：〈隋史遺文序〉，載（明）袁于令編撰，冉休丹點校：《隋史遺文》（北京：中華書局，

1996），頁 407。 

《女仙外史》雖然並不依附具體的歷史脈絡，亦多被看爲神魔小說「獨立書寫」之典

範，但其成型背後已天然匯集了不同文體的交織，歷史空間在技法層面滲透文本空間，文

本空間則以空間的構建挖掘出歷史空間更遼闊的想像可能。 
神魔小說從文學傳統中汲取養分，但其想要獲得比文本平面更有穿透力度的話語權，

則必須「契合創作者和接受者的審美心理」。34神魔小說在文化心理機制層面，能以神怪色

彩的別致敍事滿足個體，即創作者和接收者，對神秘世界的天然好奇。在神魔小說的發展

歷程中，相較歷代文學體裁，其以革新的審美選擇塑造出了新的書寫空間。 
對時空的考慮離不開對人與神怪關係之觀察，人神關係向來也是神魔小說的關注焦點。

以空間角度來看，人受既定經驗的限制，神怪却可以裝載想象，二元關係契合創作主體對

文本空間和現實空間的審視，空間在敍事中成爲核心意蘊。歐陽健注意到，在中國早期的

神魔色彩文學中，神怪「對於人世的滲透與干預，往往是單個地進行」，旨在以超現實勢力

完成對帝王形象的神化。歐陽健以宋元《三國志平話》爲轉折點，神魔小說中的對立關係

開始演變，「以虛幻悠謬的神怪介入人類整個歷史事變、並扭轉其發展趨向的嘗試」登上文

學的歷史舞臺，目的是爲了解決創作者和接受者對於抒發抑悶的主觀構想和歷史進程的客

觀現實之矛盾和割裂。35這種矛盾在《女仙外史》中，孕育出「失落的倒錯」。 
 
（（二二））倒倒錯錯的的歷歷史史觀觀察察 
倒錯，是破譯《女仙外史》空間敍事内蘊的重要密碼。在創作意圖上，虛構的神魔題

材承載着真實的靖難書寫；在空間設定上，仙界、魔界氣質對調，沉澱爲塵俗因果；在角

色描畫上，叛逆妖婦唐賽兒改寫爲女仙降世，男性角色普遍被掩蓋在女性角色的光芒下；

在情節設定上，穿插着多處不入俗套的叛逆轉折。《女仙外史》以逆反之姿，通過對文本内

外空間的倒錯敍事，表達對歷史的顛覆想象。 
靖難之役，又稱靖難之變，是明朝建文年間（1398-1402）由燕王奪位而引發的內戰。

綱常倫理上的缺位，讓「靖難」醖釀出濃厚的悲劇色彩，明代流行的「重寫靖難」也多意

在消弭「靖難」的道德錯位。但官方和個體的書寫截然不同，前者爲成祖歌功頌德；後者

則譴責成祖漠視倫理，惋惜建文帝之遭遇。但無論官方還是個人，都在「褒獎忠義、維持

人心的社會控制方式」36上達成共識，「道德」是首要準則。 
呂熊以《女仙外史》完成的個體書寫，正是對官方話語的倒錯還擊。在文本第二十九

回中，作者便借唐賽兒發聲：「萬古綱常，首重君臣之分；千年社稷，寧論叔姪之私？是以

同室操戈，猶之異姓篡國，罪既無殊，誅所不貸」，37提出綱常的合理性；第四十一回，更

借「夫天下高皇之天下也，燕藩可得爲帝，何藩不可以爲帝乎？」38直抒「燕賊反」，討伐

34  胡勝：《明清神魔小說研究》，頁 21。 
35  歐陽健：《中國神怪小說通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頁 493。 
36  劉倩：〈「靖難」及其文學重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03），頁 42。 
37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261。 
38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380。 



陳思亮36

「靖難」在情理和勝敗間的倒錯。 
《女仙外史》將虛構的神魔題材和真實的靖難書寫相揉搓，意在通過對不同時空的交

錯整合，大幅度改寫既定現實。歷史上不乏與「靖難」相關的創作：小說《承運傳》痛斥

建文帝的懦弱，維護燕王登基成王敗寇的合理性；戲曲《千鐘祿》則把目光停留在明清迭

嬗間的傷逝情緒；《續英烈傳》對「靖難」采取中立態度，「英雄傳奇」的色彩强烈。《女仙

外史》則革新了以往的「靖難」創作的視角，不再聚焦建文帝行蹤，而是以嫦娥轉世的唐

賽兒爲格局中心，形成橫跨天界、人間、魔界的空間敍事。現實空間並非絕對參照物，《女

仙外史》抛棄「虛實之間的比例與配額問題」的慣性思維，成爲「遵循講史小說的慣例」

下的「不違背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39逆轉虛構和真實的權力關係，在創作意圖上煥發出

作者强烈的「倒錯」意味的書寫精神。 
根據前文分析，《女仙外史》在作者創作精神的引領下，開闢出氣質對調的天界和魔界

空間，前者被神意主導，沒有犯錯的嫦娥慘遭謫降；後者卻爲唐賽兒起義提供了積極幫助；

而在空間上處於兩者之間的人間，則成爲沉澱塵俗因果的場所。文本的空間格局井然嚴謹，

卻又擺脫了對三界的刻板印象，以「倒錯」之姿搭建博弈現實空間之文本空間。 
唐賽兒起義是《女仙外史》内部文本的敍事主體。唐賽兒，又稱唐三姐，爲明代初年

反朝廷的著名白蓮教女首領，永樂十八年（1420），由她領導的山東「唐賽兒起義」是當時
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唐賽兒和源於《淮南子‧覽冥訓》的仙子嫦娥，無論在形象氣質上

還是行事作風上都千差萬別。呂熊將唐賽兒改寫爲嫦娥，取得了游離於正統歷史以外的自

由書寫空間，哪怕「即便預期『不免取譏於君子』，但終究是採取較爲『諧擬』（parody）
的書寫態度」。40 
「外史」的切入角度爲呂熊提供了更爲寬廣的議論空間：歷史上，叛臣當道，私通燕

王；文本内，叛臣被捉拿正法。歷史上，唐賽兒起義，但仙魔並行則爲虛構；文本内，起

義因天界的亂序而成契機，魔界的周正爲得力輔助，互相演化爲倒錯的因果。歷史上，燕

王策反奪位，建文帝下落不明；文本内，唐賽兒助力建文帝成功復國。《女仙外史》以仙界、

人間、魔界三重空間的層層鋪設，構擬出倒錯的文本空間，以對抗厚重殘酷的歷史時空，

是個體的人情願望對歷史的倒錯重塑。 
在此思路下，呂熊將文本空間的倒錯色彩傾注於人物身上，空間輻射個體，個體遊走

於空間内，以事件編織空間，完成《女仙外史》的空間敍事。小說中的女性角色比男性角

色更重情義，是「外史」的主要書寫者。李惠儀曾提出：「以女子之貞淫美惡、雄邁與屈辱、

自主與無奈演繹國族的命運及世變中人們自存、自責、自慰的種種複雜心境。」41唐賽兒

正是這種視角下的倒錯象徵。唐賽兒化妖婦的叛逆爲女仙的凜然，兼備燕王的膽識和建文

帝的道義，是作者對正統歷史的無懼挑戰和控訴。唐賽兒自身所包含的文本和歷史之倒錯，

39  劉倩：〈「靖難」及其文學重寫〉，頁 86。 
40  盧世達：〈禁忌的視角——論《女仙外史》的歷史書寫與評點意識〉，《世新中文研究集刊》第 6 期

（2010年 7月），頁 177。 
41  李惠儀：〈女英雄的想像與歷史記憶〉，《嶺南學報》復刊號第一、二輯合刊（2015年 3月），頁 86。 

可解讀爲作者對燕王在政治手段上的道德偏差之嘲諷。 
此外，伴隨唐賽兒的仙魔，則「成爲個人面對無可迴轉的歷史洪流，無力回天，人心

翻騰煎熬狀態的最佳比喻」，42更暗示歷史空間内男性忠臣勇將的缺位。陳洪提出： 
 
刹魔公主所象徵的就是「替天行道」的唐賽兒起義軍，廣而言之，則象徵了不合於

傳統，不居於正統，卻代表着力量，代表着正義的異端人物、草野英雄。43 
 

魔教首領刹魔聖主，法力高强，是文本中對情理正義的堅定維護者。在能力上，刹魔聖主

魔力非凡，能以「處子之尿」擊退唐賽兒、鮑姑等人無法突破的燕兵；在情理上，刹魔聖

主對唐賽兒討伐燕賊提供了熱誠支援，既有資金上的援助，亦多次解救了唐賽兒；在思想

上，刹魔聖主不被迂腐思想所束縛，蔑視儒、釋、道三教，更對父權嗤之以鼻。在談及處

子之身時，她說道：「若一涉邪淫，能不受制於彼耶」；44而對於女性英雄，亦指出「若只論

女人，名垂青史，可以歷數者」，45展現出強烈的覺醒精神。 
《女仙外史》將男女角色的倒錯放置於歷史時空下，暗示的是父權政局在歷史空間下

的瓦解崩塌。它處於正統核心的歷史空間，從根基上剝奪了倒錯書寫的力度，文本空間難

逃虛幻無力的宿命，流露出呂熊對亡國的深切悲憤和對正道的熱忱渴望。 
 
（（三三））失失落落的的歷歷史史意意識識 
倒錯是呂熊對歷史的宏觀，用重新書寫歷史之熱切完成對重塑家國命運的願望，但這

種寄寓於「外史」之上的倒錯傾向，亦把文本推至歷史的邊緣處境。人心無法戰勝局勢，

《女仙外史》的内核凝聚着虛幻無力的失落歷史意識。 
空間兼具物質性和社會性，個體的生存空間「是被社會環境所允許的張揚範圍，即人

在社會中所擁有的活動自由度」。46中國古代受封建制度影響，國家政治權力無限膨脹，因

此個體空間自主性極低，社會功能也極微弱，被泛政治化的公共空間所覆蓋。《女仙外史》

正是在動蕩的世代交替中，以文本空間拓寬了個體空間的自由度；但個體書寫和政治話語

在權力關係上的懸殊對比，往往預示着個人的願景落空。 
呂熊「生於明亡之前，卒於清朝」，「在入清後未曾入仕與應試」，「是清初一位全才式

人物」，47符合傳統文化語境下的「遺民」身分。《女仙外史》的文本空間寄託了呂熊作爲亡

國之民對篡位者及其追隨者的痛恨，以及對故朝的思念與痛心，但這已無法改變歷史空間

的殘酷現實，哪怕在文本結尾寫道： 

42  劉瓊雲：〈人、天、魔——《女仙外史》中的歷史缺憾與「她」界想像〉，頁 76。 
43  陳洪：《淺俗下的厚重——小說‧宗教‧文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頁 15。 
44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244。 
45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290。 
46  韓曉：〈中國古代小說空間論〉，頁 209。 
47  程國賦、楊劍兵：〈呂熊及其《女仙外史》新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

第 1期（1月），頁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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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難」在情理和勝敗間的倒錯。 
《女仙外史》將虛構的神魔題材和真實的靖難書寫相揉搓，意在通過對不同時空的交

錯整合，大幅度改寫既定現實。歷史上不乏與「靖難」相關的創作：小說《承運傳》痛斥

建文帝的懦弱，維護燕王登基成王敗寇的合理性；戲曲《千鐘祿》則把目光停留在明清迭

嬗間的傷逝情緒；《續英烈傳》對「靖難」采取中立態度，「英雄傳奇」的色彩强烈。《女仙

外史》則革新了以往的「靖難」創作的視角，不再聚焦建文帝行蹤，而是以嫦娥轉世的唐

賽兒爲格局中心，形成橫跨天界、人間、魔界的空間敍事。現實空間並非絕對參照物，《女

仙外史》抛棄「虛實之間的比例與配額問題」的慣性思維，成爲「遵循講史小說的慣例」

下的「不違背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39逆轉虛構和真實的權力關係，在創作意圖上煥發出

作者强烈的「倒錯」意味的書寫精神。 
根據前文分析，《女仙外史》在作者創作精神的引領下，開闢出氣質對調的天界和魔界

空間，前者被神意主導，沒有犯錯的嫦娥慘遭謫降；後者卻爲唐賽兒起義提供了積極幫助；

而在空間上處於兩者之間的人間，則成爲沉澱塵俗因果的場所。文本的空間格局井然嚴謹，

卻又擺脫了對三界的刻板印象，以「倒錯」之姿搭建博弈現實空間之文本空間。 
唐賽兒起義是《女仙外史》内部文本的敍事主體。唐賽兒，又稱唐三姐，爲明代初年

反朝廷的著名白蓮教女首領，永樂十八年（1420），由她領導的山東「唐賽兒起義」是當時
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唐賽兒和源於《淮南子‧覽冥訓》的仙子嫦娥，無論在形象氣質上

還是行事作風上都千差萬別。呂熊將唐賽兒改寫爲嫦娥，取得了游離於正統歷史以外的自

由書寫空間，哪怕「即便預期『不免取譏於君子』，但終究是採取較爲『諧擬』（parody）
的書寫態度」。40 
「外史」的切入角度爲呂熊提供了更爲寬廣的議論空間：歷史上，叛臣當道，私通燕

王；文本内，叛臣被捉拿正法。歷史上，唐賽兒起義，但仙魔並行則爲虛構；文本内，起

義因天界的亂序而成契機，魔界的周正爲得力輔助，互相演化爲倒錯的因果。歷史上，燕

王策反奪位，建文帝下落不明；文本内，唐賽兒助力建文帝成功復國。《女仙外史》以仙界、

人間、魔界三重空間的層層鋪設，構擬出倒錯的文本空間，以對抗厚重殘酷的歷史時空，

是個體的人情願望對歷史的倒錯重塑。 
在此思路下，呂熊將文本空間的倒錯色彩傾注於人物身上，空間輻射個體，個體遊走

於空間内，以事件編織空間，完成《女仙外史》的空間敍事。小說中的女性角色比男性角

色更重情義，是「外史」的主要書寫者。李惠儀曾提出：「以女子之貞淫美惡、雄邁與屈辱、

自主與無奈演繹國族的命運及世變中人們自存、自責、自慰的種種複雜心境。」41唐賽兒

正是這種視角下的倒錯象徵。唐賽兒化妖婦的叛逆爲女仙的凜然，兼備燕王的膽識和建文

帝的道義，是作者對正統歷史的無懼挑戰和控訴。唐賽兒自身所包含的文本和歷史之倒錯，

39  劉倩：〈「靖難」及其文學重寫〉，頁 86。 
40  盧世達：〈禁忌的視角——論《女仙外史》的歷史書寫與評點意識〉，《世新中文研究集刊》第 6 期

（2010年 7月），頁 177。 
41  李惠儀：〈女英雄的想像與歷史記憶〉，《嶺南學報》復刊號第一、二輯合刊（2015年 3月），頁 86。 

可解讀爲作者對燕王在政治手段上的道德偏差之嘲諷。 
此外，伴隨唐賽兒的仙魔，則「成爲個人面對無可迴轉的歷史洪流，無力回天，人心

翻騰煎熬狀態的最佳比喻」，42更暗示歷史空間内男性忠臣勇將的缺位。陳洪提出： 
 
刹魔公主所象徵的就是「替天行道」的唐賽兒起義軍，廣而言之，則象徵了不合於

傳統，不居於正統，卻代表着力量，代表着正義的異端人物、草野英雄。43 
 

魔教首領刹魔聖主，法力高强，是文本中對情理正義的堅定維護者。在能力上，刹魔聖主

魔力非凡，能以「處子之尿」擊退唐賽兒、鮑姑等人無法突破的燕兵；在情理上，刹魔聖

主對唐賽兒討伐燕賊提供了熱誠支援，既有資金上的援助，亦多次解救了唐賽兒；在思想

上，刹魔聖主不被迂腐思想所束縛，蔑視儒、釋、道三教，更對父權嗤之以鼻。在談及處

子之身時，她說道：「若一涉邪淫，能不受制於彼耶」；44而對於女性英雄，亦指出「若只論

女人，名垂青史，可以歷數者」，45展現出強烈的覺醒精神。 
《女仙外史》將男女角色的倒錯放置於歷史時空下，暗示的是父權政局在歷史空間下

的瓦解崩塌。它處於正統核心的歷史空間，從根基上剝奪了倒錯書寫的力度，文本空間難

逃虛幻無力的宿命，流露出呂熊對亡國的深切悲憤和對正道的熱忱渴望。 
 
（（三三））失失落落的的歷歷史史意意識識 
倒錯是呂熊對歷史的宏觀，用重新書寫歷史之熱切完成對重塑家國命運的願望，但這

種寄寓於「外史」之上的倒錯傾向，亦把文本推至歷史的邊緣處境。人心無法戰勝局勢，

《女仙外史》的内核凝聚着虛幻無力的失落歷史意識。 
空間兼具物質性和社會性，個體的生存空間「是被社會環境所允許的張揚範圍，即人

在社會中所擁有的活動自由度」。46中國古代受封建制度影響，國家政治權力無限膨脹，因

此個體空間自主性極低，社會功能也極微弱，被泛政治化的公共空間所覆蓋。《女仙外史》

正是在動蕩的世代交替中，以文本空間拓寬了個體空間的自由度；但個體書寫和政治話語

在權力關係上的懸殊對比，往往預示着個人的願景落空。 
呂熊「生於明亡之前，卒於清朝」，「在入清後未曾入仕與應試」，「是清初一位全才式

人物」，47符合傳統文化語境下的「遺民」身分。《女仙外史》的文本空間寄託了呂熊作爲亡

國之民對篡位者及其追隨者的痛恨，以及對故朝的思念與痛心，但這已無法改變歷史空間

的殘酷現實，哪怕在文本結尾寫道： 

42  劉瓊雲：〈人、天、魔——《女仙外史》中的歷史缺憾與「她」界想像〉，頁 76。 
43  陳洪：《淺俗下的厚重——小說‧宗教‧文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頁 15。 
44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244。 
45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1冊，頁 290。 
46  韓曉：〈中國古代小說空間論〉，頁 209。 
47  程國賦、楊劍兵：〈呂熊及其《女仙外史》新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

第 1期（1月），頁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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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聞吳亮死，知帝是真，迎入大內，以兒孫禮拜見，稱爲太上老佛。濟歎曰：「今

日得終臣職！」遂入徽之黃山，隱於天子都。48 
 

文本空間也早失去撬動歷史空間的機遇，淪爲歷史空間下的失落之所。 
此外，文本空間的羸弱還受制於明代的創作環境。清朝建立於李自成（1606-1645）農

民軍起義及崇禎帝（朱由檢，1611-1644，1627-1644在位）自殺。同年，朝廷在各類鎮壓
武裝中逐步統一全國。對於文人而言，環境動蕩的悲劇氣味難以忽視。其後，諸如剃髮易

服、武裝鎮壓等高壓政策層出不窮。見證了時代變遷的文人學士，難免受到現實和心靈世

界的影響。「亡國之痛」和「出入世之爭」的雙重打擊吞噬了呂熊作爲創作者的信念感，空

間在他的視角内被蒙上「失落」的切身體悟。 
呂熊也在文本内正視了這種「失落」。情緒的至高點落在文本第九十九回。當時唐賽兒

歷經重重波折，終和失聯多時的建文帝取得聯繫，「復國」之願被再次點燃。但歷史空間在

外部凌駕文本空間，唐賽兒通過密旨得知建文帝不願歸朝，選擇了「尸解」，和嫦娥降世奇

異景象形成對照。嫦娥通過在空間上的折返完成了聖諭，卻也令文本空間滯後於個體意願，

和歷史空間所叠合：復國事業頓化虛無。 
這種虛無背後的成因有二。其一，文本空間無法擺脫歷史意識的束縛，儘管呂熊爲《女

仙外史》虛構出理想化色彩的三重空間，但他無意改動史實；其二，受天命觀念的羈絆，

作品無法逃脫出歷史空間的陰影。呂熊難以解釋建文帝失勢敗陣的根本癥結，其「歷史角

度和道德角度結合於文學敍述，屬意的仍是正統史觀的命意」，49即陳洪提到的「祭出一個

高於道德尺度與實力原則」的「天數」，50無奈最終演化爲「失落」。尸解的唐賽兒、下落不

明的建文帝、語焉不詳的呂熊在空間内跨越了歷史和文本、真實和虛構、既定和願望的空

間阻隔，疊合指向了《女仙外史》最深處的失落之音。 
此外，還有更深層的失落陰影籠罩在文本内外：《女仙外史》的文本空間隨着現實空間

的進程，其指涉意義亦在逐步削弱。《女仙外史》雖被認爲是「獨立書寫」的典範，但組成

其文本空間的要件均沾染着歷史氣息。無論是靖難之役、唐賽兒，抑或是嫦娥，呂熊都做

了藝術層面的二次處理，但文本整體强調的還是三重空間内的忠奸之辨，即以虛構空間對

抗現實空間的可能性。 
顯然，呂熊並沒有在《女仙外史》中爲生活場面、世俗情感、人際關係空餘出足夠的

書寫空間。唐賽兒在人間尸解的失落情緒，是重返天界的嫦娥無法體會和彌補的。唐賽兒

不是嫦娥，但她也不全然是「唐賽兒」，歷史空間迫使她成爲起義的「道具」，消弭了她的

48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2冊，頁 887。 
49  馮汝常：〈在正統與反正統的膠合點上立意——《女仙外史》的歷史觀〉，《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 4期，頁 89-90。 
50  陳洪：〈折射士林心態的一面偏光鏡——清初小說的文化心理分析〉，《明清小說研究》1998第 4期，

頁 10。 

獨特性，這是現實空間對文本空間的徹底「尸解」，是惘然若失的深層失落。 
因此不難察覺，隨着歲月流逝，歷史「重寫」的價值會隨着歲月流逝而逐漸削減。《女

仙外史》除了誕生之時受到文人的關注，隨後很快歸於沉寂，直到今天，亦算不上是學界

的熱門話題。文本空間和歷史空間若停留在鏡像關係，那麽兩者不相容的部分才是作品的

價值所在。它成爲文本最閃亮鮮活的部分的背後，是歷史停滯的無盡寂寥，也是文本無法

擺脫的失落宿命。 
 

四、結語 
 
《女仙外史》繼承了古典文學的敍事傳統，空間架構完整。呂熊在文本内部構建天界、

人間、魔界三重空間，糅合亂序、因果、周正的空間特質，以層次豐富的空間敍事技法，

令表達力由單調走向多元、富有生命力的高度流動轉化。 
本文嘗試通過對《女仙外史》空間敍事的分析研究，理清文本跨度縱深的空間線索；

論證空間不再僅是推動敍事發展的要素，更是內化的精神氣度象徵；探究作者空間敍事話

語中的深層涵義。基於故事主旨與空間的內在邏輯和延伸，失落的倒錯是作品空間敍事的

核心内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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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得終臣職！」遂入徽之黃山，隱於天子都。48 
 

文本空間也早失去撬動歷史空間的機遇，淪爲歷史空間下的失落之所。 
此外，文本空間的羸弱還受制於明代的創作環境。清朝建立於李自成（1606-1645）農

民軍起義及崇禎帝（朱由檢，1611-1644，1627-1644在位）自殺。同年，朝廷在各類鎮壓
武裝中逐步統一全國。對於文人而言，環境動蕩的悲劇氣味難以忽視。其後，諸如剃髮易

服、武裝鎮壓等高壓政策層出不窮。見證了時代變遷的文人學士，難免受到現實和心靈世

界的影響。「亡國之痛」和「出入世之爭」的雙重打擊吞噬了呂熊作爲創作者的信念感，空

間在他的視角内被蒙上「失落」的切身體悟。 
呂熊也在文本内正視了這種「失落」。情緒的至高點落在文本第九十九回。當時唐賽兒

歷經重重波折，終和失聯多時的建文帝取得聯繫，「復國」之願被再次點燃。但歷史空間在

外部凌駕文本空間，唐賽兒通過密旨得知建文帝不願歸朝，選擇了「尸解」，和嫦娥降世奇

異景象形成對照。嫦娥通過在空間上的折返完成了聖諭，卻也令文本空間滯後於個體意願，

和歷史空間所叠合：復國事業頓化虛無。 
這種虛無背後的成因有二。其一，文本空間無法擺脫歷史意識的束縛，儘管呂熊爲《女

仙外史》虛構出理想化色彩的三重空間，但他無意改動史實；其二，受天命觀念的羈絆，

作品無法逃脫出歷史空間的陰影。呂熊難以解釋建文帝失勢敗陣的根本癥結，其「歷史角

度和道德角度結合於文學敍述，屬意的仍是正統史觀的命意」，49即陳洪提到的「祭出一個

高於道德尺度與實力原則」的「天數」，50無奈最終演化爲「失落」。尸解的唐賽兒、下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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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阻隔，疊合指向了《女仙外史》最深處的失落之音。 
此外，還有更深層的失落陰影籠罩在文本内外：《女仙外史》的文本空間隨着現實空間

的進程，其指涉意義亦在逐步削弱。《女仙外史》雖被認爲是「獨立書寫」的典範，但組成

其文本空間的要件均沾染着歷史氣息。無論是靖難之役、唐賽兒，抑或是嫦娥，呂熊都做

了藝術層面的二次處理，但文本整體强調的還是三重空間内的忠奸之辨，即以虛構空間對

抗現實空間的可能性。 
顯然，呂熊並沒有在《女仙外史》中爲生活場面、世俗情感、人際關係空餘出足夠的

書寫空間。唐賽兒在人間尸解的失落情緒，是重返天界的嫦娥無法體會和彌補的。唐賽兒

不是嫦娥，但她也不全然是「唐賽兒」，歷史空間迫使她成爲起義的「道具」，消弭了她的

48  （清）呂熊：《女仙外史》，第 2冊，頁 887。 
49  馮汝常：〈在正統與反正統的膠合點上立意——《女仙外史》的歷史觀〉，《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 4期，頁 89-90。 
50  陳洪：〈折射士林心態的一面偏光鏡——清初小說的文化心理分析〉，《明清小說研究》1998第 4期，

頁 10。 

獨特性，這是現實空間對文本空間的徹底「尸解」，是惘然若失的深層失落。 
因此不難察覺，隨着歲月流逝，歷史「重寫」的價值會隨着歲月流逝而逐漸削減。《女

仙外史》除了誕生之時受到文人的關注，隨後很快歸於沉寂，直到今天，亦算不上是學界

的熱門話題。文本空間和歷史空間若停留在鏡像關係，那麽兩者不相容的部分才是作品的

價值所在。它成爲文本最閃亮鮮活的部分的背後，是歷史停滯的無盡寂寥，也是文本無法

擺脫的失落宿命。 
 

四、結語 
 
《女仙外史》繼承了古典文學的敍事傳統，空間架構完整。呂熊在文本内部構建天界、

人間、魔界三重空間，糅合亂序、因果、周正的空間特質，以層次豐富的空間敍事技法，

令表達力由單調走向多元、富有生命力的高度流動轉化。 
本文嘗試通過對《女仙外史》空間敍事的分析研究，理清文本跨度縱深的空間線索；

論證空間不再僅是推動敍事發展的要素，更是內化的精神氣度象徵；探究作者空間敍事話

語中的深層涵義。基於故事主旨與空間的內在邏輯和延伸，失落的倒錯是作品空間敍事的

核心内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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